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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关注
时隔 14年携新书《人呐》亮相上海书展，分享会人气爆棚

莫言也刷短视频：这是体验生活

莫言感谢上海读者，
当年来看书展的孩子长大了

下午两点，莫言与他的山东老乡宋方金走上舞台，台下响
起热烈的掌声，而莫言在走向沙发座时两次用手机拍摄全场
读者，不少热情读者纷纷向他招手示意。
开场伊始，作为嘉宾主持，宋方金感谢读者热情参与这次

的分享暨签售会，他调侃道：“来到现场的读者，他们都有两个
特点，一个叫手速快，一个叫手气好，是从两万多人当中抢到
了现场对谈的票。因为好多人，咱们系统还崩溃了一次（指 8
月 8 日晚上，读者线上通过小程序预约），还有很多人抢出了
腱鞘炎。”
莫言也非常感谢读者们参与当天的对谈活动，他表示：

“我和宋方金是真正的老乡，喝同一条河（墨水河）的水，一个
喝水长老，一个喝水长大。来到大上海，看到台下这么多年轻
的面孔，使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感觉到我们的写作还是
有价值、有意义的。”
对于莫言来说，距离上一次来上海书展已经过去了整整

14 年，这次重返上海书展，这位已经获得诺奖的作家有一些
什么感受呢？莫言在现场分享当中向读者透露，他是 8月 14
日下午来到上海，到当天走上舞台之前，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书
展各家展位去看一下图书销售情况。“我一直在想象那种热闹
的、繁华的景象，应该是和我十几年前来的时候差不多，当时
感觉到书展琳琅满目，全是新书，而且不断会遇到熟悉的作家
朋友，当然也会看到很多年轻读者的面孔。而且我现在在想，
当时跟着爸爸妈妈来看书展的孩子，现在有的也成了大人了，
甚至有的上了大学，甚至有的大学毕业。”
宋方金补充道，甚至这些小读者有的都成了作家。莫言笑

着说：“那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现在作家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化，有很多人在上学期间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

从《一斗阁笔记》到《人呐》，
书名要跟每个人密切相关

当天分享暨签售会的巨幅海报背景是莫言的新作 《人
呐》，这也是此次活动推荐的重头戏作品。宋方金认为：“这本
书的书名我觉得不像莫言老师的手笔，因为莫言老师起名字
都是用比较传统古典的名字，例如《红高粱》《蛙》《檀香
刑》，但是《人呐》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起书名、起
人名都是最难的事情。”
记者注意到，《人呐》一书最初以《一斗阁笔记》为名在

《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上连载，在结集出版时，经过讨论
最后改名为《人呐》。那么，从《一斗阁笔记》到《人呐》的中
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莫言为什么采取了年轻同事们起的名字？
莫言对此解释：“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就说我太陈旧，《一斗
阁笔记》这个名字太古老。而且很有爹味，也有登味，不但有登
味而且是上古神登。我问他们什么名字好？他们说这个书名一
定要跟每个人密切相关，大家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感觉到写的
是自己的事情，写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写自己朋友的事情，《人
呐》这个题目就具有这样的特点，高度的概括性。似乎每一个

人都可以从这样一种常态里面，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生活状况
和生活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比《一斗阁笔记》要
好，因此就用了这个名字。”

《红高粱》版权才卖了 800元？
张艺谋导演曾给电影改名

《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被张艺谋导演购买了版
权并改编成电影，也是一部经典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宋方金
问大家知道张艺谋花了多少钱买的莫言老师的这篇小说吗？
有一位读者马上在现场回答“800块钱”。
莫言则向台下读者解释，当时其实作家并没有与剧组讨

价还价的余地，因为这是按照版权方面的规定。“小说改编成
影视作品的版权转让费就是 800 元，你无论多么长的小说，多
么好的小说，你改成一部电影就是800元。张艺谋也知道《红
高粱》远远不止 800元，后来他就很慷慨地说：‘这样，你们写
剧本的时候按照上下集来写，我给你们开两个剧本的稿费，一
个是剧本 4000 元，两个剧本就是 8000 元，加上你的原著版
权费总共 8800 元，你们三个人去分。’”
莫言就此展开回忆，当时他和《人民文学》杂志社责编朱

伟，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剑雨（电影艺术理论家、评
论家、剧作家），三个人参加剧本的讨论，后来陈剑雨亲自执
笔，写了六万多字。“电影在高密拍的时候，我去探班，张艺谋
就把他最后定稿的剧本给我看，我一看，薄薄的几十页，总共
一百多个镜头。我问他这么短能拍出一部电影吗？他说到时候
拍出来你就知道了。当时，我看到他这个剧本上写了‘颠轿’
两个字，结果到了电影里，这场戏就有五分钟了，所以我觉得
电影编剧实际上不需要写那么多，导演只要心里有自己的设
想，完全可以把一句简单的话发挥成一个很经典的情节或者
场面。”
当时张艺谋导演在改《红高粱》时，有一段时间，他认为

电影片名不能叫《红高粱》，因为《红高粱》给人感觉像农业
科普片，所以起了一个《九九青杀口》的名字，带有一种强悍
的地方色彩。但是在电影拍完之后，他觉得红高粱这种绚烂
的、带着生命色彩的植物还是非常动人，所以最终定名为《红
高粱》。“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回首往事，确实是
虚惊一场，如果红高粱当年就叫《九九青杀口》，未必能有今
天这样一部经典电影的地位。”宋方金说。
按照宋方金的说法，在电影《红高粱》拍完后，莫言从高

密回北京，一出北京车站，听到大街上有人在唱“妹妹你大胆
的往前走”，然后莫言跟张艺谋说“可能咱们红了”。莫言则在
分享会现场补充道：“那会儿电影已经红了，《红高粱》得了西
柏林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前身）的金熊奖。”
之后张艺谋导演又与其他作家合作，相继拍摄了《大红灯

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等多部佳作。所以莫言有两
点体会：第一，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擅长描写的故事类型；
第二，每个作家都会把自己童年和家乡的经历写到小说原著
里去。
“所以张艺谋把他的电影艺术嫁接在不同作家的小说上，

他的剧本、他的电影天然具备了这种差异性，如果他连续改编
一位作家的作品，会产生一种雷同化。所以我想，我们写小说

的实际上可以从导演的角度来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就是不
断地变化自己叙事的角度，寻找新的故事类型，塑造新的人物
形象，努力使用一种新的有创造性的语言。”莫言说。

莫言爱看来自生活的短视频，
AI进步建立在创新基础之上

谈到短视频这个热门话题，宋方金认为短视频就是这个
时代的形式，而且自己一直是孤军奋战，在为短视频鼓气。“莫
言老师最近也刷短视频，刷短视频的时间比王朔要短一点，王
朔每天刷十一二个小时，莫言老师也不过是刷六到八个小时。
所以说，大家不用自卑，（短视频）该刷刷起来！”
作为作家，莫言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启发呢？

莫言对此表示，实际上他对短视频是有很明确的目的性，他认
为这也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短视频看得最多，也让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来自我们山东费县，沂蒙山小调的发源地，有一
个沂蒙山尕老太系列短视频。就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有那么
几个男演员和女演员，就像一个小戏班一样，把这个村庄里面
过去的、现在的、左邻右舍的、前村后店的、鸡毛蒜皮的、家长
里短的，变成了一个个小视频。”
莫言认为沂蒙山尕老太的短视频有几方面特点，第一是

来自生活，让人看了以后马上就会联想一下自己的村庄，自己
的乡村生活经验；另外是有人物的，这个人物让人想起村庄里
那些大爷大娘兄弟嫂子，有亲切感；再一个就是语言，尕老太
的短视频使用的都是方言，让人感觉到民间的口语是那么生
动，那么有表现力。
“我们作为一个写小说或者作为一个写剧本的，语言恐怕

还是我们最基本的功夫，要语言生动准确，比喻要特别的贴
切，特别的新鲜，别人没用过。我想这样一种语言方面的本事
确实是要向民间学习。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我觉得看了
以后是很有收获的，是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些
短视频那就纯粹闹着玩了，最后就是胡编乱造的那些东西，都
是陈陈相因、你抄我我抄你，这样的短视频就没有意义。”莫言
对此总结道。
AI 是当下许多文学活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莫言此前曾

有观点，AI 写不过大作家和好作家，他也使用 AI 写过一篇
赋，以此来检验AI的文学能力。
当天在台上，莫言向读者表示，自己使用 AI 确实是有一

点点体会：“像格律诗词、骈体文，需要大量词汇、格律、押韵、
对仗等对技术性要求高的文体，AI会做得很好。但是AI做得
再好，也写不出《岳阳楼记》，也写不出《滕王阁序》，也写不
出李白杜甫的诗，写不出屈原的诗。因为它只能是拼凑前人创
作出来的作品里面搅拌均匀，然后来给你组成一个所谓的作
品。”
莫言认为，AI 肯定会不断发展，这就需要作家编剧们不

断写出原创的作品，不断写出独创的、原创的、创新的作品，然
后让AI学习。“所以我想，AI的进步是建立在作家们、艺术家
们创新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停止了工
作，我觉得AI的进步也就差不多停止，这是我的偏见，不一定
正确。”

晨报记者 严峻嵘 摄影报道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对
于许多书友来说， 上海书展的
重磅活动之一莫过于著名作

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
的新书分享活动。 这也是时隔
14 年，这位读者熟悉并喜爱的
作家再度携新书来到上海书展

现场。
8 月 15 日下午，莫言新书

《人呐》分享暨签售会在本届书
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

会堂二楼举行，莫言与编剧、作
家、影评人宋方金同台对谈，聊
起了当年的 《红高粱》 和新作
《人呐》， 也聊到了当下的短视
频以及 AI 对于文学创作的影
响等。


